	久违了的快乐时光
文/婉冰
在美国的外女玫玫发来电邮，说周末借公出机会来蒙特利尔看望我们，真是喜出望外！忙回邮，问题没完没了：何时到达？行程几日？姐姐同来否？……
我和外女有十几年没见面了，由于出国，由于忙于生计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分别的太久了。我和先生现在到美国去有些困难，我向姐姐发出邀请，希望她们在方便的时候过来，因为姐姐已退休，玫玫有休假，外甥的工作比较方便自行安排。
玫玫回邮，说这次因公务在身，不能和妈妈同行。而且她希望，处理完公务，再到家里来，我尊重她的想法。当天，先生做店，我做饭，女儿和女婿去酒店接外女，各负其责，各司其职，分工相当明确。
上午十一点多，女儿打电话来，告知她们已到楼下，我赶紧飞奔下楼，我和外女相拥而泣，不知所言。玫玫风采依旧，美丽不减当年。我开玩笑说：“天上掉下来个小玫玫！”当下小外孙开道，大家上楼。到房间后，玫玫先到窗前观赏河边的风景，回头时看到了放在壁炉台上一张我和先生的照片。那是一张红宝石婚纪念照，刚拍不久。先生身着西装，我穿了一件暗红色团花宽袖上衣，那是在中国时裁缝师傅按我描述的式样缝制的。由于它特别，好多朋友都探究过它的出处，玫玫也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。可能觉得这张照片意义非凡，再加上穿的衣服款式独特，玫玫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老姨，我把它拿走！”幸亏我有准备在先，已给她和二姐各装了一本相册，里边就有这张照片，玫玫验明真伪后，方肯罢休。
随着相册的拿出，紧接着的活动是交换礼物。外女给先生买了一把高级剃须刀，给我一个名牌背兜，还给我和女儿都发了红包，我和女儿也都准备了礼物。以前我总是给别人红包，而收受红包很少，因为那时我正当年，是给予和奉献的时候。出国后有一年过春节时，女儿给我一个红包，当时她大学还没毕业，是平时打零工攒的钱，说实话，我真是很感动。红包里面的信至今我还留着，有时翻东西看见它，觉得温暖如昔。这次外女给我红包，那种温暖的感觉重现，那是一种沉甸甸的幸福感觉，会一直装在我的心里。
在互送礼品的时候，我抽空给先生打了电话，让他关了店门回家。关店门的情况我们不常有，平时有事时总是我和先生串班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远在美国的孩子回来了！以前在中国时，我们和姐姐两家特别亲密，先生把姐姐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，小外甥在我家一住就是十几年。先生是个坚强的男人，但在见到玫玫的时候，也是热泪盈眶。
我们频频举杯，庆祝这美好的时刻，庆祝在异国它乡的重逢。外女喜欢唱歌，在美国参加了当地的文艺团体，经常登台演出。姐姐常常去参加有女儿演出的音乐会，并不断向我传递信息。我一直很想听外女唱歌，于是建议她给我们来一首。家里没有麦克风，外女随手拿起一个矿泉水瓶代用 ，那感觉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似的。她给我们唱了一首《塞北的雪》，真是好听。我有点不明白，唱歌时的声音为什么和平时说话的声音不一样啊？我问先生，他没有回答，可能是他也说不明白。这无形中给了我一种特别的启示：当你遇到不懂的问题时，就不要说话，沉默是金。
外女说，她非常怀念出国前我们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光，那时候她的父亲还健在。姐夫是业余文艺团体的演员，他演话剧，还会唱歌。每到周末，我们就聚在一起，姐夫放开声音，高声歌唱。孩子们也积极参与，唱他们喜欢唱的歌，玫玫有时还表演舞蹈。先生的角色是宣讲，我和姐姐是忠实的观众。姐姐最投入了，我至今还记得她那专注倾听时的模样，有时天真快乐得就像个孩子。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左邻右舍，大家都羡慕我们，不好意思进屋，就在外面站着听，分享我们的快乐。
没想到人生无常，姐夫因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我们又相继出国。相聚的日子随着身各天涯而不再，命运让我们失去了太多，天意人为，兼而有之。这次和外女相聚在一起，使我们找回了那种久违了的感觉，那种无比快乐的感觉。
玫玫这次是肩负使命而来，她代来了一件特别的礼物，是姐姐在张家界拍的一本相册，是去年回中国旅游时玫玫给她订做的。姐姐视如珍宝，放在床头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。玫玫曾和我提起过，说要邮来让我观赏，我担心丢失，一直不让邮。这次玫玫把它带来了，它的意义也随之改变了。玫玫是这样说的：“老姨，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东西，您要亲自把它送回去！”这哪里是相册，这分明是一封邀请函啊！我拿在手里，觉得沉甸甸的。呈现在眼前的，是祖国锦绣的山川，是姐姐慈祥的容颜，它承载着女儿对母亲的一片孝心，也承载着姊妹之间无比厚重的情谊……看到相册封面上，姐姐穿着我寄给她的衣服，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。那是一件紫色花格上衣，外面罩着黑色薄呢背心，那件背心内外共有五个兜，旅行时穿非常方便，而且还保暖。八十多岁的老姐姐，还走南闯北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
说心里话，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姐姐那儿，我们多年未见了。但是，我现在手中还有生意，真是放不下，先生一个人做太辛苦，再说我先生也得去呀。我让玫玫把我的意思向姐姐转达，我对玫玫说，到我们这里来吧，让妈妈在这里养老，你们来度假，河边的风景多美呀!
我们当天拍了很多照片，玫玫第二天上班，要乘晚上的飞机回去。临走时玫玫说：“老姨，晚上能看到照片么？”我知道，这不但是玫玫的心情，也是姐姐的心情。玫玫告诉我，姐姐可喜欢照片了，晚上没事，就把我寄给她的照片摊在床上，没完没了地看。没二话，这是必须的，我赶紧上网，发走了照片，并给姐姐打个电话，报了平安。
亲人欢聚的时刻就要到来了！在昨天的通话中，大外甥说，他们和妈妈已商量好，在近期找个方便的时间，全家驾车北上。他们打算从休斯顿出发，边游边走，最后到蒙特利尔。
我们将在美丽的圣劳伦河畔，纵情享受那久违了的快乐时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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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指儿
文/燕赵酒翁
六指儿，是我小学的同学。他的外号就叫六指儿，原因是他左右手的大拇指都有两个指甲。
据说，六指儿的家族并没有这样的显性遗传，从六指儿的爷爷小时候起，就不知道家里有没有过六指的成员。六指儿的哥哥姐姐也都没有异常。六指儿的娘当然也不承认原因在自己娘家那里，所以六指儿也就不明不白地成了一个异类。
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的程蝶衣，生下来也是一个六指，被他娘一刀砍了下来，才有了一个梨园的传说。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六指的旦角儿，张国荣的演技可真是没说的。可惜的是，霸王别姬是悲剧，电影里的程蝶衣和段小楼是悲剧，戏外的张国荣也成就了一段悲剧。是人入了戏还是戏迷了人，不得而知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时代造成了那许许多多的悲剧。
我的六指儿同学，没有成为名角儿，他的那两个六指也切不下来。六指儿的六指长得很特别，两个拇指从手背看各有两个小指甲，前头齐齐的像鲸鲨的脑袋；从手心看也就是比别人的拇指宽了一些，连指纹也不是分开的。
不管如何，六指儿由于六指的缘故，从小没少被人欺负，长大了也久久说不上媳妇儿。尽管六指儿心灵手巧，是我们那儿少有的好木匠，家境更殷实，一直到他父母都谢世，还是光棍儿一个。那灵巧的有两个指甲的大拇指，成了他的累赘。我们小时候都说，他那六指除了在地上捏个针费点劲外，没啥不好使的地方。可是，眼看着小三十了，这老婆还是没有着落。
有一年我回老家，同学们拉着我喝酒，说是六指儿的媳妇儿炒菜最拿手。原来六指儿后来娶了一位寡妇，也是我一位同学的妻子。我那位老同学年纪轻轻的得了绝症，寡妇坐家招夫，大家一致撺掇六指儿去应募，结果一拍即成，后来的恩恩爱爱也成了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。都说寡妇会疼人，六指儿确实生活得舒舒服服。我去喝酒时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一儿一女，老大是个水灵灵的丫头，还把小手拿给我看，玉葱般的手指修长白嫩，哪儿有六指的迹象？老二小小子亦然，六指儿的遗传不知又要隐上几代。
有人说，那些带着记号来到这世上的人，都是因为记挂前世的恋人而不愿喝孟婆汤的人。他们为了今世相见不去转世，跳进忘川河里受了千年的水淹火炙才得轮回。六指儿可能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等到了他的真爱，找到了他的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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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夜 篝火
文/玲么子
烧吧， 篝火！ ---尽情地摇曳你的火焰
今夜， 你美若寂空中的璀璨繁星
照耀吧 飞舞吧
你让城池遥远
你让日遁夜出的尘魔逃窜
今夜，山里只剩下
古老与最初的永恒
只剩下怀揣漂泊的行程
今夜，在你的火光中
我不饮自醉！ 
那遗忘了经年的铁门开了
那如月色般朦胧的誓言回音了
烧吧， 篝火
你这一瞬间的明艳与高温
可映忖我血液的沸腾
不用翻经书 
这一刻我有火中涅??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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